
 

 “军舰岛”的国家记忆生产与政治

—鉴于战争“负遗产”视角

陶 赋 雯

摘    要    位于日本长崎的“军舰岛”曾是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劳工的史鉴之地、记忆之所，是历史的“负遗

产”。通过媒介传播与变形，“军舰岛”的形象发生了多重变奏，它既是景观记忆——从人口麇集的岛屿变

为著名的鬼城废墟；也是遗产记忆——以“日本明治时期工业遗产”身份转型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为

一种双重标准、遮掩晦涩的“黑色旅游”；继而也是情感记忆——一部韩国同名电影《军舰岛》，以强烈的

批判精神揭示了其强征劳工的黑暗历史，成为亚洲抗日电影的新标识。由于“负遗产”的多义性及其历史变

化，“军舰岛”最终以国家记忆的形态，参与了日本与韩国两国民族主义正当化的运作机制，表现出伦理个

别性、受害者意识和记忆的抛光三个面向，需要作出彻底的历史清算，以建立真正的历史共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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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记忆转向中的“负遗产”兴起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文化遗产成为记忆载体，记录下人类对普遍价值的共同追求。文化遗产不仅

有代表昔日光辉的建筑物群、自然遗迹、历史景观，也有承载着战争、灾难、屠杀、刑罚、恐怖事件等否

定记忆的“负遗产”。“负遗产”是在当下普遍道德观念中被认为与“罪行”或“伐罪”相关联、具有负

面历史评价的场域或遗产群，例如位于波兰境内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遗留

建筑“圆顶屋”、西非塞内加尔的奴隶贸易转运站戈雷岛等。这些建筑物被保留下来作为“负遗产”记

忆，记录了人类对其同类进行的残酷迫害、奴役、虐杀与隔离等不光彩的历史，这是对极端意识形态剥夺

人类尊严带来悲惨后果、防止人类再度堕落的沉重警示，也是教育下一代继承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和斗争精

神的场所。

位于日本长崎的“军舰岛”从战前极盛时期人口麇集、强迫矿工劳役的岛屿变成今天作为废墟呈现的

 “无人岛”，即是一处历史“负遗产”的典型。“军舰岛”本名“端岛”①，是位于长崎港西南方的半人

工岛屿，后来成为煤炭资源开采地而兴盛一时，因其外形酷似日本军舰“土佐号”，故被称作“军舰

岛”。先后历经了初期采矿期（1810 年−1889 年）、纳屋制度期（1890 年−1914 年）、产业报国期

 

①“端岛”这一名称在《正保御国绘图》中已有“はしの島”（端之岛）、《元禄国绘图》中已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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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 年−1945 年）、复兴及现代化期（1945 年−1964 年）、煤矿衰退关闭期（1964 年−1974 年）、废

墟热潮和产业遗产期（1974 年−）。自正式开采以来，“军舰岛”附近累计挖掘出了 1570 万吨煤。虽然这

些煤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源匮乏的日本率先转型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每一块煤上都沾满

亚洲劳工的血与泪，记载了日本近代侵略扩张的恶行罪证。“据日本外务省战后公布资料显示，二战期

间，曾有近 4 万人被强征至日本，其中 3700 多人在三菱公司旗下的各工厂煤矿强制劳动，造成 722 人死

亡。”①国际劳工组织于 1999 年将日本的强制动员判定为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第 29 号公约《强迫或强制劳

动公约》②，对其历史上的罪恶有明确的指认，是违反劳动公约的行为。然而这段本该被永远铭记的历

史，却被“肇事者”日本政府刻意遗忘，并凭借高超的历史包装策略，将“军舰岛”以日本明治工业遗址

身份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记忆（景观记忆、遗产记忆、情感记忆）转向，试图遗忘并掩盖日本

在二战期间对亚洲邻国侵略与剥削的罪行，从而完成形象重塑与记忆抛光。纵观历史捭阖，当代日本与亚

洲邻国的现实矛盾也往往以其侵略历史为背景，因未能较好地清算近现代史留下的“负遗产”所致，成为

国族延续、多重变形的公共记忆。

在“负遗产”研究领域，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荻野昌弘教授曾指出，当代社会“遗产化现象”

正急遽发展。他将“负遗产”的再现比作“光化”过程，提到“光化”的作用在于“杀毒”，并进一步指

出“日本产业化带来的荣光和威容都呈现出肯定的一面，残酷的劳动环境和环境损害等否定的一面将会消

失”。③研究“军舰岛”作为产业遗产表象的日本甲南女子大学木村至圣副教授，强调“负遗产”有两层

涵义，即“负的遗留物”和“负的保留”④。前者是因为过去的人们遗留下来的，现在仍持续受到否定的

影响，所以现在的人们被要求清算解决的状况；后者则是因为过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灾难的道德

教训价值。“作为近代化基础的神话故事”⑤和道德教训，对“负遗产”的反思具有一定的肯定性价值，

也拥有多种表象形态可供选择。 

二、军舰岛：“负遗产”记忆的多重变形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政府为响应彼时发动战争而兴起的“产业报国联盟”运动、解决煤矿工人

人数不足等问题的背景下，蕴藏丰富煤炭资源的“军舰岛”被日本工业巨头三菱合资会社购买，并强征中

国、朝鲜劳工，“于 1917 年 9 月 21 日面向朝鲜招工。1917 年首次进入端岛煤矿的朝鲜人有 150 名，

1918 年剧增到 334 名，1935 年至少有 350 名以上的朝鲜人在端岛当劳工”。⑥岛上人口因此急遽增长，

全盛时期甚至人口密度远超当时东京都的九倍。同时在此弹丸之地还建造了日本第一个大型混凝土建筑公

寓，除了办公楼和住宅外，有学校、商店、警察局、电影院、游泳池，甚至有日本神龛等各种设施，成为

一个微型的“巨体量社区”。在由盛及衰的历史演变中，“军舰岛”这一属地发生了记忆的多重变形，具

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从人口麇集的岛屿到“鬼城废墟”的景观记忆
 “军舰岛”的煤矿位于垂直深入近一千米的海底，劳工们每天在 45 ℃ 以上的高温矿井里劳役 12 小时

以上，作业时极易发生瓦斯爆炸、踩踏滑坡等事故，同时还被高度监控以防出逃，他们因此将坑道入口称

作“地狱之门”。恶劣拥挤的生存环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以及日本监工的殴打凌虐，致使很多人失去

了生命。据日本劳务管理年志·劳务管理资料编纂会提供的《三菱端岛劳动状况》（1907 年 3 月至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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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葉柳和則：『ヘテロトピアとしての端島/軍艦島−「負の記憶」をめぐる言説の配置をてがかりに』，日中社会学会『21 世紀東アジア

社会学』第 5 号，2013 年.

②“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系指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或服务。

③荻野昌弘：「負の歴史的遗产の保存」，片桐新自编：『歴史的环境の社会学』，東京：新曜社，2000 年，199−220 页。

④松浦雄介：「負の遺産を記憶することの（不）可能性−三池炭鉱をめぐる集合的な表象と実践」，『フォーラム現代社会学』，

2018（07），149−163 页。

⑤木村至聖：『産業遺産の記憶と表象：「軍艦島」をめぐるポリティクス』，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4 年。

⑥前川雅夫：『炭坑志：長崎県石炭史年表』，福岡：葦書房，1990 年，227−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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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为了让更多劳工来此工作，劳工召集者欺骗他们称煤矿是乐园，每招到 1 人可获得 3 日元的回扣。

而劳工来到“军舰岛”后深陷窘境、毫无自由，每天吃的食物是榨豆油剩下的残渣，食不果腹，劳工个个

瘦骨嶙峋：

　　端岛是个监狱岛，它被高高的混凝土悬崖围绕，看得见的只有大海。我们朝鲜人被安置在 2 层和 4 层的

建筑里，7−8 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虽然建筑的外观是用砂浆或钢筋制成的，但里面却凌乱不堪。我们穿上

像米糠袋子一样的衣服，从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佩戴日本刀的人和其他一些人下达了很多命令，让我们做这

个做那个。

　　乘电梯进入垂直的坑道，直达挖掘场后，只能趴在地上挖洞，那是个狭窄的地方，既炎热又痛苦，同时

又存在坠落的危险，我觉得没法活着回去了。饭是豆渣 80%、糙米 20% 的饭，外加上整片烤的沙丁鱼。我

每天拉肚子，身体很快就虚弱了。但是只要停工休息，检查的就会带去管理事务所，然后就是一顿打。

　　从唯一一条路走到堤坝上，眺望故乡的方向，有好几次我都动过自杀的念头。

　　　　　　　　　　　　　　　　　　　　　　　　　　　　　−据幸存者朝鲜人徐廷友（音）回忆①

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能源产业革命兴起，煤炭被其他新型能源替代，煤矿业日渐衰落，三菱公司于

1974 年正式关闭了“军舰岛”。由于长期暴露于台风、海水的侵蚀中，“军舰岛”上的居民区和采矿设施

出现严重破损。诡异空洞的街道窗棂、错综复杂的断壁残垣，被摄影家们捕捉刻画为“孤独、空旷、神

秘”的废墟空间。废墟探索爱好者网站、废墟题材写真出版物都把“军舰岛”作为主推，并贴上恐怖、惊

悚、推理、暴力的艺术化标签，将“军舰岛”形塑为一种独质、具有神秘感的视觉体验，成为“废墟美

学”②的能指，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来“朝圣”。

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煤炭工业曾让昭和时代的日本人经济生活富裕繁荣，就像一个封锁了昭和全盛时

期记忆的“时间胶囊”在当代复活，“军舰岛”成为了唤醒日本人“往昔记忆美学”和“浪漫主义乡愁”

的集体性象征场所。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渲染，“军舰岛”偶尔会以“历史的灿烂、光荣的残骸”等浪漫

主义视角被介绍，同时也引发影视和游戏创作者的兴致，诸多视觉场景原型源自此地。如日本电影

 《Erinyes》中的“隅岛”、《死魂曲 2》中的“夜见岛”、《浅见光彦系列》第 40 篇中的“弃灵岛”等都

是从“军舰岛”形象启获灵感。再如 1999 年日本动画《全职猎人》、2003 年以杀戮游戏为主题的日本电

影《大逃杀 2：镇魂歌》、2011 年讲述人类与食人巨人斗争的日本漫画改编电影《进击的巨人》、2013 年

泰国恐怖电影《端岛计划》、2014 年日本探案电视剧《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R》中，为了全面呈现恐惧、暴

力、血腥的主题，均择选具有死寂般神秘气质的“军舰岛”作为人物命运厮杀的取景地。2012 年美国电影

 《007：大破天幕杀机》③中，废墟岛“死城（Dead City）”也是以“军舰岛”为原型。但考虑安全因

素，并未在“军舰岛”真实取景，而是采用在伦敦郊外的摄影棚使用“军舰岛”的照相搭景拍摄而成。可

见在当代“军舰岛”已成为“鬼城废墟”的新标签，从而抛光记忆，隐去过去斑驳可怖的剥削亚洲劳工的

黑暗历史。 

 （二）从“黑色旅行”洗白转型为工业文化的遗产记忆
1996 年，英国学者马尔科姆·费尔列和约翰·莱侬率先提出了“黑色旅游（Dark Tourism）”④的概

念，即对历史上发生过悲剧、死亡、人权抗争等事件的纪念地，进行旅游开发的文化政策研究。在日本，

这一类旅行被称为「ダークツーリズム」，它是指在灾害、战争等与死亡、痛苦相结合的地方旅行的行

为。这种对“负遗产”的体验型观光，让历史景象与“游客目光”相接，缅怀、悼念经历过悲伤的人，以

唤起悲悯、愤怒、恐惧等情感，成为一场“人类悲伤记忆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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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朝鲜人徐廷友的口述内容来自纪念冈正治长崎和平资料馆的简介手册《将受害者的痛苦铭记于心，决心实现战后补偿与和平资料馆》（韩

文版），2010 年。

②注：18 世纪英国文化中曾提出废墟呈现的美，即残缺引发的强烈惋惜感、悲情感和重新审视感，可以充分调动起主体的想象力。

③『007』最新作、軍艦島をモデルにしたデッド·シティ登場！. シネマトゥデイ，2017-07-14.

④Foley, M., and J. Lennon. JFK and Dark Tourism: Heart of Darknes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eritage Studies, 1996, 2(2): pp. 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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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长时间被人们遗忘的“军舰岛”登岛禁令解除，各家旅游公司开始运营“军舰岛”的登

岛项目，供全世界游客参观游览，成为废墟资源化、观光产业化“黑色旅游”的新模型。但在“产业遗产

化”①过程中，其“否定的一面”往往会被褪除改写，“积极的一面”被美化伪饰，继而“黑色旅游”的

本质被篡改。例如在“军舰岛”的官方叙事中，把其对“日本近代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前景化，强征劳工

的“负遗产”记忆则成为“影子”部分，被赋予从属位置。过去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谁遭受了怎样的苦

役和损害，有什么样的对立和抵抗都被遗忘了，“黑色旅游”变成了只是大肆宣扬过去繁华场景的伪

饰品。

同时，在新一轮世界文化工业遗产热潮中，“军舰岛”作为文化遗址的“物”−被重点保存下来，

并登记作为日本明治工业的文化表象被展示。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强制动员”历史的活证物、亚洲劳

工血汗史的史鉴地，“军舰岛”在日本却被认为是带来本国富裕滋润的遗产福地，虽然其后期由于煤矿荒

废给日本人带来了哀愁和遗憾，但这种反差构成的“情感皲裂”，已被“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新的生命力

抚平弥合。2013 年日本政府对外宣布：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明治时代的工业革命遗产·九州、山

口及相关地区”，把“军舰岛”与 8 个县（涉及长崎、福冈、山口、岩手、静冈、佐贺、熊本、鹿儿岛）

的 23 处工业遗址（主要包括煤矿、造船厂、钢铁厂等）合并申遗“打包”，并释义该遗产群是通过国家和

民间资本的整合，为日本近代化和工业开发提供基础；其次，该遗产群具有多种近代工业群聚集分布的特

征；再次，九州、山口一带是西方以外最初的重工业近代产业地区，也是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地

区，是融合西方先进技术和日本传统技术，创造出新工业技术的地区，故将其作为“非西方国家第一次成

功引进西方工业化的典范”树立。同时日本政府还找到一条应景的申遗理由，即在日本“3·11 大地震”

后，申请该项目可以对日本灾后重建援助做出巨大贡献，为保护遗址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对此，韩国学者姜东镇、南智贤鲜明指出，“九州、山口地区近代工业遗产群”的相当一部分是太平

洋战争的工具，也是朝鲜人被强制征用的现场，从这一点来看，它失去了遗产应具有的“普世价值”②。

同时“军舰岛”内部的相关设施大部分被损坏，缺少“独立的完整性”，也由于强制征用的历史事实，

 “军舰岛”未能获得“国际的信任”。因此“军舰岛”并不具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韩国学者

朴修镜、赵宽衍也批评道：“日本对‘军舰岛’的宣传，只是强调其对日本经济的成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

用，当时岛上住着的日本人是多么辛勤地劳动，过着多么富饶、滋润的生活。”③韩国学者李慧真更是直

言其“丧失了历史的均衡感”④。同样，发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童增律师也提出：“日本‘明治工

业革命遗址’申遗侵犯了二战受害国的权益，有违伦理、人权，有违《联合国宪章》。‘日本明治工业革

命遗址’肯定‘不是展现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舞台’，相反，不计其数的中韩两国平民奴工在矿山中

被囚禁，只能证明其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黑暗舞台’。”⑤

笔者曾于 2018 年 10 月调研考察“军舰岛”，由于“军舰岛”部分地区建筑有风化土石掉落的险虑，

依照当地政府规定，登岛必须通过提前申请，参加由日本游船公司安排的团队集体导览，同时此举也为防

止游客擅自闯入“军舰岛”参观，保障了岛上“安全”。作为亚洲劳工“记忆之场”的遗产变形体，在

 “军舰岛”上的文字介绍和现场解说中很难找到受害劳工的资料，也缺乏关于岛上过去历史和强制动员史

实等指南板，只是在设置障碍处贴有“禁止出入”的说明性文字。有日本游客在评价“军舰岛”旅游体验

 “军舰岛”的国家记忆生产与政治

 

①注：日本 1977 年成立了产业考古学会，产业景观保存运动就此出现萌芽，开始使用“近代化遗产”“产业遗产”等词汇。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在日本各地博物馆、资料馆中，“产业遗产”概念被具体体现出来，并逐渐固定下来。从 2012 年开始，各地方自治团队竞相挖

掘、重新解释新现代遗产，为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展开有组织性活动，日本政府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同时，还负责选定政府推荐的对象物。

②姜东镇，南志铉：《对“日本九州、山口一带近代化工业遗产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批判性考察》，《国土计划》第 49 辑（第 2 号），

2014 年，第 119 页。

③朴修镜，赵宽衍：《围绕长崎端岛（军舰岛）的当地记忆的生产与政治》，《日本语文学》第 61 辑，2013 年，第 527 页。

④李慧真：《日本明治工业革命的遗产和记忆技术−以韩水山的长篇小说〈军舰岛〉为例》，《韩国文艺批评研究》第 54 辑，2017 年第

6 期。

⑤张蕾：《“童增书简”揭露“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抹不掉的罪恶历史》，《中国青年报》，2017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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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样写道：“我们可以亲眼目睹昭和的发展，回想起曾经的荣华”；“这里简直是天堂”。岛上真正向

普通游客公开的游览区是“军舰岛”上极小的部分，导览点只有三处，即第一参观场：矿场遗迹，主要涉

及员工住宅以及竖井、煤矿传输带等矿场遗迹；第二参观场：红砖事务所，过去曾是岛上的综合事务所，

即最高管理机构，有会议室和劳工使用的公共浴场；第三参观场：第 30 号栋公寓，建于 1916 年，号称是

 “日本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由于煤矿业带来的富足，当时岛上的生活是走在日本经济最前端，中小

学校、电影院、医院等应有尽有，但只满足于日本人使用。而中国、朝鲜劳工的生活场所则位于“军舰

岛”的首尾两端，是离风浪最近的地方，其困厄的生活环境在韩国电影《军舰岛》和各类相关题材纪录片

里均有体现，而现今导游的解说词里却并没有相关描述，只谈岛上工业遗产“光荣的过去”，有意遮蔽强

征他国劳工的真实历史。

这种产业遗产的“现场表演”中，导游一般会做出是“原居民”“本地人”的身份表明，用自己的身

体和表演呈现对“家乡”的乡土化解说，以证明游客体验的“真实性”。在申请登岛后，笔者还遭遇到两

套不同话语系统的“导游路径”，即日本本国人跟随一位日本导游，其他国家游客跟随另一位日本导游

 （可用英文/中文介绍）。两位导游行走的路线亦不相同，并保持队伍一定的隔离性，让日本以外其他国家

游客远离当年劳工劳作与拥挤恶劣的住宿环境，以防“看后引发不适”。这些蝇营狗苟的小动作，亦是部

分日本人对历史刻意遮蔽与篡改的现实据证。 

 （三）作为亚洲“抗日电影”新标识的情感记忆
作为战后持续的“抗日”表达行动力，韩国的影视文化对此多有承载。2010 年韩国 KBS 电视台、

2014 年韩国 EBS 电视台都曾播放过“军舰岛”相关节目，但是没有引发大众关注，直到 2015 年韩国

MBC 电视台“无限挑战”节目播出《军舰岛》特辑，旨在向韩国民众科普“军舰岛”历史，并披露日本政

府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将包括军舰岛在内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成功的事实，这才引发韩国民

众的普遍关注。2017 年韩国导演柳承莞把这段历史拍成了电影《军舰岛》，揭露“世界文化遗产”闪亮头

衔背后隐埋的罪恶历史。同时电影团队还联合数千名韩国网民，共同募资两亿韩元，由韩国诚信女子大学

徐坰德教授团队制作了短视频《军舰岛真正的名字是地狱岛》，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

数日。

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rean Film Council）统计结果显示，电影《军舰岛》在韩国放映的首

日观影人次就达到 97 万，屏幕数占韩国院线所有屏幕数近 86%，打破了韩国电影的首日观影纪录。该片

作为一部标准体现国家意志的韩国二战电影，所承载的历史价值远大于影像本身，在筹划初期阶段该片就

引起韩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影片主要讲述了二战期间被日本政府强征的亚洲劳工在“军舰岛”恶劣环境下

被迫从事苦力劳役进而反抗逃离的故事。除了以劳工为主角外，片中还增加了慰安妇的影像角色作为同被

压迫的朝鲜人形象。同时电影中也复原了在矿坑下工作的危险场景，当 3 号矿道发生爆炸后，日本老板决

定将在此区域工作的朝鲜人连同矿坑一起整体爆破，为掩饰罪行而丧尽天良地掩埋历史。电影在结尾高潮

处设计了一场虚拟的“集体大逃亡”，表现被奴役的劳工和慰安妇们反抗压迫的抗争精神。伴随电影配乐

大师莫里康内的《The Ecstasy of Gold》响起，生动描绘出一幅劳工出逃抗争、壮观惨烈的人间炼狱图景。

片中朝鲜人虽然伤亡惨重，但依然选择团结起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并将日本的旭日旗割划两半，

成为片中战火结束的象征。旭日旗是日本军国主义标的，对于战争中的日本军人来说，旭日旗增强了战场

上的凝聚力，并强化牺牲的合理性，赋予其侵略、杀戮、掠夺、殖民的正当性。但从受害国立场来看，旭

日旗是各种负面邪恶形象的混杂，是中朝劳工血泪历史的见证物。影片最后定格在逃离出来的幸存者坐船

行驶在回釜山的海面上。黎明到来阳光逐渐洒向海面，意味着生命重生。画面里远景则是突发的 1945 年

8 月 9 日，长崎被美军原子弹空袭而形成的巨大蘑菇云。电影把脱离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终结浓缩在一个

镜头中，象征着日本在二战中的彻底失败，也是对日本企图美化过去、歪曲历史的郑重警告。

同时，电影《军舰岛》对朝鲜民族自身的反思深化了影片立意。片中反派不仅有日本人，还虚构了一

个经典反派人物−作为精神领袖的朝鲜人尹学哲，其披上朝鲜总统候选人的爱国虚假道袍，背地里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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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狼狈为奸，敛财压榨同胞，将朝鲜劳工的工资秘密转移到自己账户中。影片开头有几个朝鲜劳工相

约逃离“军舰岛”未遂而死的片段，是为后续“尹学哲通风报信导致没有朝鲜劳工能成功逃离军舰岛”埋

下的伏笔。电影不仅对日本强征劳工的残暴历史做出批判，也就“韩奸”为了利益可以出卖甚至迫害同胞

的鲜例，对本民族发生的内讧自伤做出反思。

在上映之前，《军舰岛》曾在网络上发布预告片，引起各国网民的广泛争论。尽管影片尚未在日本上

映，却引发了日本舆论的高度关注。当时的日本内阁高官菅义伟曾公开表示：“这不是一部反映史实的电

影。包括（日本在战争中的）强征劳工在内，日韩之间的财产请求权问题已经得到完全、最终的解

决。”①日本极右倾向媒体也纷纷贬低《军舰岛》，支持日本“网络右翼”的批判主张。2017 年 2 月

8 日，日本《产经新闻》引用曾经在军舰岛上居住过的岛民的话来妄称“从来没有地狱岛一说”，“与奥

斯维辛集中营不一样”。甚至主张“韩国人捏造出军舰岛，就是为了反对日本将端岛申请为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更是妄加指责，称这部战争电影“宣传语夸张”，“将影响日

韩关系，其他日本史迹也可能受到影响”。电影《军舰岛》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再次登上《产经新闻》网

站头条，被日方指控该电影黑化了日本人，“军舰岛”强征劳工等内容纯属虚构、荒唐无稽，会破坏日韩

民众感情。②日本右翼网民更是积极引用这些主张，通过互联网社区平台散播“端岛拥有当时最好的居住

环境”“军舰岛曾是备受欢迎的务工场所”等毫无历史依据的虚无言论。不仅相关网络平台上充满了对韩

国的辱骂，还有人发表言论称“对韩国人，除了战争别无他法”。就此，日本右翼网民的种种“妄言”被

韩国人认为是“第二次侵略”，长崎在日朝鲜人协会出版了一本《军舰岛传闻详解−端岛强制运行下的

朝鲜人与中国人》，成为韩国人就“军舰岛”问题对日“宣战”的武器。在韩国网络社区 www.Gasengi.com
以及 YouTube《军舰岛》相关报道留言栏中，到处可见韩国网民谴责日本的内容，如“学习了扭曲的近代

史才会如此”，“这样做是怕别人知道日本丑恶残忍的真面目吧”③，“日本人把令人羞愧的行为看作是

失礼的行为，但愿日本不要对这种羞耻的行为视而不见，而是通过道歉和赔偿抚慰受害者的伤痛，做一个

这样的国家吧”，④等等。

随着近年来日韩两国围绕“慰安妇协议”、独岛等历史矛盾争论激化到极点，从电影这种“情感记

忆”角度来看，这也并非日韩两国首次围绕历史问题产生矛盾。2014 年上映、创下韩国电影史上最高票房

纪录的《鸣梁海战》讲述了壬辰倭乱中，抗倭英雄李舜臣率领 12 艘战船击退前来进犯的 300 多艘日本舰

船，以少胜多，提振士气，史称“鸣梁大捷”。2015 年韩国电影《暗杀》讲述了日本帝国殖民期间，由韩

国独立军军人、狙击手、炸弹专家组成团队，为铲除亲日派开展的暗杀行动故事。2016 年上映的韩国电影

 《密探》则改编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朝鲜日治时期“黄钰警局爆炸事件”，以“朝鲜义烈团”发起的暗杀行

动展开叙事。这些在韩国上映的历史题材影片都曾成为日本右翼网民的攻击对象，而韩国网民也会予以正

面回击。除历史题材影片外，日本网民还对观看日本电影、动画等作品的韩国人进行大肆嘲弄。日本动画

 《你的名字》在韩国大受欢迎后，日本网络社区平台上出现了很多反讽留言，例如“韩国人一边在历史问

题上无理取闹，一边却还在追捧日本电影”，反复难休。

 《军舰岛》之所以被日本政府及媒体右翼分子称为“捏造历史”的电影，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方面对于

真实客观历史的态度。围绕“军舰岛”的历史记忆，一方面将对自身有利的“明治日本工业革命遗址”大

肆宣传利用，另一方面则对亚洲劳工血泪史的部分避而不谈，这样的做法恰恰暴露出日本人扭曲的历史

观。诚然，借助“世界文化遗产”标识可以改善并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但遗产群应该是完整时间的全部

历史体现。刻意修改和掩盖侵略历史，难以获得周边邻国的谅解与尊重。电影《军舰岛》结尾处提示：

 “军舰岛”的国家记忆生产与政治

 

①Hashima film reveals dark history of Japan.Global Times，2017-08-02.

②「韓国映画軍艦島が封切り史実に無い残酷な殺害シーン反感情を分に刺激」，『産経ニュース』，2019-07-26.

③http://www.hani.co.kr/arti/society/society_general/782144.html.

④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QSDGLvfi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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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劝告日本要说明强制征用及各个设施的历史事实，对于这个劝告，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日本政府都是置若罔闻。”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罪恶就此被刻意隐瞒，“军舰岛”以公共记忆身份

开启了新的“历史书写”。 

三、日韩历史“负遗产”的三种记忆策略

1965 年日韩邦交正常化后，出于对双边利害关系的考量，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对殖民统治的不当性和

受害性相互缄口不言。日本希望作为正常国家再次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韩国需要来自日本的经济、技

术援助。但自 90 年代开始，部分韩国民间团体开始积极要求日本政府对过去的殖民统治进行道歉和赔偿，

日韩两国政府的蜜月关系也迎来了新变数。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侵略与统治是造成如今日韩关系紧张的

根由，而韩国对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作出的激烈反应，不仅源于遭受日本侵略惨痛记忆的固有敏

感性，更是对日本“将过去的侵占加以正当化”国家行径的严重声讨。面对历史的“负遗产”，出现了三

种记忆策略，即伦理个别性、受害者意识以及“记忆的抛光”。 

 （一）伦理个别性
博物馆，作为历史“记忆之场”的实物体现，是不同国族价值观的承载体。关于“军舰岛”就有体现

日韩对抗立场的两个纪念馆，一个是在长崎原爆馆附近的纪念冈正治长崎和平资料馆（岡まさはる記念長

崎平和資料館，下称“和平资料馆”），另一个是位于野母崎综合运动公园入口的军舰岛资料馆。其中和

平资料馆是为了纪念终身致力于揭示日本战争罪行的和平活动家冈正治先生而建立的，他为保护在二战和

太平洋战争中遇害的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人的权利而奔走一生。长崎的普通市民们为了纪念他，于

1995 年自发筹集资金建立了和平资料馆，其中采集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的照片、受害者证言等史实，

建立起一个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网络，将其从差别对待和人权蹂躏中解放出来，呼吁日本国民正视

战争加害责任。和平资料馆中还保存了“朝鲜人被强制征用”的个体口述史，以朝鲜人徐廷友为例，他的

口述内容包括了其从出生到被强制征用到“军舰岛”，再到经历了长崎原子弹爆炸，以及此后在日本受到

的差别对待。这些来自底层声音复原的口述资料正面反驳了日本政府对强占朝鲜半岛时期的自我洗白，唤

起了韩国民众与社会的关注，也激励着他们积极开展战争补偿等实践运动。

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平资料馆拒绝了有利害关系的政府或来自企业团体的资助，主要依靠认同

该纪念馆宗旨的会员自愿援助以及观光客的捐赠基金来维持运营。①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逐渐走上右倾化

道路，新的国家认同机制开始被启动，和平资料馆的发展空间正在逐渐萎缩。关于强制动员外国劳工的资

料大部分都控制在日本政府或企业手中，权力者为了掌控现状，拒绝对外提供历史资料。而韩国政府为了

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外交摩擦，也没有积极地去获取相关历史材料。当国家行为暂时“缺位”时，个体

的力量就彰显了出来。和平资料馆详细介绍了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背景和占领期间发生的暴行（包括“强

制劳工”“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 部队”等板块）以及战后发生的补偿问题，呈现在大东亚共荣

圈、皇民化教育和思想统治等宏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下，对“军舰岛”的背景铺叙−它是揭

露日本殖民统治的地方，在这里被强制征用并饱受奴役的劳工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生动直接传达当时

经历痛苦和挫折的证人。和平资料馆收集的资料成为把握强制征用劳工实际情况的重要资料，主事者们认

为日本殖民统治是纯粹的制度和思想、战争和防御对人类造成的痛苦和屈辱。只有尊重史实，才能唤起日

本人对殖民统治的反省和对受害者的补偿，开创新的和平时代。由此可见，和平资料馆对历史的反思和认

知与日本现有的公共记忆明确地划清了界线。

与和平资料馆不同，军舰岛资料馆并没有通过发行宣传册和图书等积极方式进行宣传，而是作为“军

舰岛”申遗的后方力量，其主事者是“NPO 军舰岛世界遗产会”理事长、在军舰岛资料馆设立中发挥中枢

作用的坂本道德。他曾在“军舰岛”生活过 8 年，在纪念馆中他写道：“我想，是什么让一个人走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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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纪念冈正治长崎和平资料馆的简介手册《将受害者的痛苦铭记于心，决心实现战后补偿与和平资料馆》（韩文版），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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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只是在这里生活了 8 年而已，这里终究还是留有自己生活痕迹的地方，别无他处。所以，我想留下的

故乡，不管什么时候，最终都还是在脚下。”①作为一个表现出对故乡理想场所努力捍卫的卫道者，坂本

道德以个体的乡愁情愫声张出“军舰岛”是他存在的根源，并充分肯定其遗产价值。他认为“军舰岛”是

大日本帝国遗留下来的近代化政策，以极致的形态保存至今，直到 21 世纪其煤矿居住区也几乎是保留了完

好的形态。针对日韩之间的论争，他在推特上留言：“因别的国家有怨，就不让承认其（军舰岛的）价

值，是内政干涉。”坂本道德以歪曲的历史观，旗帜鲜明表达出“军舰岛”因有外国势力（主要指韩国）

的不当干涉，成为被“歪曲历史”的场所，以“伪历史”记忆留存，实乃谬毒深远。

军舰岛资料馆由“工作/煤矿内”“生活/娱乐”“历史/废矿”“过去/现在”为主题的四个展厅和一个

DVD 厅组成，但并没有完整展示从 1935 年至 1947 年间所有拍摄的照片，劳工的记忆被故意隐瞒。在

DVD 中，长约 11 分钟的视频只是在讲述当时日本人过得多么富裕与滋润，而对“军舰岛”在太平洋战争

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三菱公司强制征用朝鲜、中国劳工，并从中获得怎样的经济利益只字不提。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殖民统治的集体记忆、国家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在匮乏公共批评、省察与讨论情况

下，在“遗产工业化”美名之下，被重构再现的“军舰岛”记忆叙述呈现出去政治性、工具化的危险，阻

拦了正确清算过去与展望新的未来的协议性构成。

虽然和平资料馆主事者们的努力至今仍处于日本社会的边缘，但通过与日本国内外各种团体的联合，

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个人记忆”有助于把握那些被集体记忆、官方历史隐瞒、缩小或歪曲的真相。和平

资料馆收集和展示的个人记忆是一种造成日本文化记忆、官方历史出现裂痕的“对抗式记忆”。正如当代

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的“殖民地人民能否言说”②的

命题。她强调，来自受到歧视和压迫的边缘集团“底层”声音，会因为抑制性的社会构造被压制，作为从

属而存在，并被无视也无法被听到。因此，有必要通过相关策略与其搭上话，由此向人们讲述他们的故

事。至于如何才能完整地复原声音并传递给世人，斯皮瓦克认为要托付于一种伦理性−即“伦理个别

性”，它是指在个人和个人的相遇中，超越所有的制度框架，以责任和义务为基础的伦理性，其意义在于

倾听和尊重那些在社会结构中不得不做出牺牲的存在。在历史书写中，当国家政治被外交力绑架时，民间

的力量成为站在前端的立场对抗者，与溯流历史的歪曲者进行不懈的“现代记忆斗争”。和平资料馆就是

将这种“伦理个别性”实践于底层的机构，并站在记忆斗争的前台，致力于积极宣传日本发动战争和殖民

统治的不当和危害。而与此相对，军舰岛资料馆则极力隐瞒相关信息，展示内容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围绕殖

民统治的特定视角和价值，“在战争历史真相面前，个体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目的就是要剥离与罪恶的关

系，实现历史记忆的‘无辜化’与‘清白化’”。③这些选择与操作，成为当代日本国内历史记忆右倾化

的投射和反映。 

 （二）被害者意识
虽然“军舰岛”在申遗审查期间，中韩等国曾明确提出过反对意见，然而在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下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经过九年实地审核，在彻底知晓“军舰岛”历史之后，仍将“军舰岛”上遗留的

工业设施以“非西方国家首次成功的工业革命”遗址的名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世界文化遗

产”这份名称加持，迅速提升了“军舰岛”在日本国内外旅游的人气。根据长崎县统计，仅 2016 年全年就

有约 26 万游客前往军舰岛参观，其参观游客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由于匮乏相关历史知识及出于盈利等目

的，部分旅游机构和媒体将其宣传、形塑为旅游胜地与出行首选，有意无意掩饰其背后的罪恶，成功“洗

白”历史，转型成为新的工业遗产旅行基地。世界遗产委员会本要求日本必须“讲述完整的历史”作为条

件将“军舰岛”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日本政府当时为了成功申遗也承诺今后将会对“军舰

 “军舰岛”的国家记忆生产与政治

 

①参见後藤恵之助、坂本道徳：『軍艦島の遺産−−風化する近代日本の象徴』，長崎：長崎新聞社，2005 年。

②参见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的当下历史》，严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年。参见 Rosalind C.
Morris: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陶赋雯：《历史记忆视域下日本二战“受害共同体”的影像建构及其危害》，《世界历史》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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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真实历史进行详细介绍，并设立纪念被害者的信息中心，采取一定措施在遗产介绍中提到“牺

牲”，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然而令人遗憾且愤怒的是，当“军舰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用生命

和血汗为日本铸就战争机器的劳工们的遭遇却被“选择性失忆”。这样的做法看似耍了机灵，但实则凸显

了日本政府的刻意掩瞒与言而无信。

时间上的先后混淆的话，逻辑上的先后就会被重构。复制（已有的记忆）代替了实际的存在，这是所

有媒体都有的共同现象。它将潜在的东西“现在化”，变成现在的东西。就如让·博德里亚尔所说，那是

 “已经实在”。如此看来，“现在化”的“军舰岛”对日本和韩国来说，都已经是实在的“现实”了。那

是曾经断裂的过去在“现在”的存在，是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片段在“现在”的复活。因“历史的现在”而

不断重现记忆在日韩两国之间的时差，再次清晰地呼唤出这两种记忆的对抗和交叉。例如战后日本对亚洲

的认识，主要是以“内在向心力”①和“外在排他性”将亚洲其他国家边缘化，这也导致了亚洲各国丧失

考察“彼此依赖关系”②的结果。日本和韩国相互以“他者”身份存在于同一段历史记忆的民族主义话语

中，但也都缺乏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冲绳等亚洲区域战争/殖民历史记忆的共同认识。在围绕

 “军舰岛”展开的争论中，日本对列入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的“军舰岛”记忆，偏重展示帝国主义全盛期及

战后的经济繁荣，建构了战后经济快速崛起、政治身份受限的民族主义集体记忆。而在韩国，人们对“军

舰岛”的审视则倾向于战前被强征的强烈“受害牺牲意识”，把对“军舰岛”的记忆停留在“以朝鲜儿女

的身份出生，以祖国的名义活着，又以祖国的名义死去，连尸体也因祖国的名义被鄙视，被抛弃的长崎原

爆遇难朝鲜人的灵魂”③中，以过去的被殖民记忆强化当代韩国的民族主义。由此可见，日本和韩国以各

自存在的历史空白，将“历史争论”转向“记忆争论”，“记忆争论”同时又启动了日韩两国的“受害者

与加害者意识”，成为两国民族主义得以正当化和巩固化的机制。

过去，韩国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迫做出了无辜牺牲，如果说基于这种集体记忆而产生的“被

害者意识”④是促使韩国“民族主义”正当化运作的话，那么全世界唯一经受原子弹轰炸的日本人的广

岛、长崎集体记忆（可称之为“原爆民族主义”）与战后和平主义运动相联系，也成为了强化日本内在坚

固的“受害者意识”的民族主义运作机制。因此日本纪念为国家牺牲的战死者而主张参拜仪式等行为和韩

国通过永远铭记过去殖民地经验的历史、哀悼那些无辜牺牲者的意识和行为都在各自领域内将“受害者意

识”传承化。而且，这不仅没有拉近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距离，还切断了和解的契机，如同历史中永不相

交的“平行线”。日韩两国的民族主义通过强调各自“受害者记忆”的固有性和唯一性，形成了加强并巩

固对方民族主义的“敌对共犯关系”，形成了一种对抗的悖论。 

 （三）记忆的抛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中心官网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发布了《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入选世

遗履行情况报告》。报告中再次遗漏了劳工被强征等历史事实，内容与 2017 年首次提交的报告⑤大同小

异，这一次虽然使用了“forced”的表述，但依旧在“forced labor”（强征劳工）/“forced to work”（强制

劳动）等文件话语表达上玩修辞游戏，淡化其强制性含义。日本的工业遗产申报如不能有效控制申报价值

的论述方向，则易于引致歪曲历史、误导后人的恶劣后果。正如日本埼玉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大东文化

大学教授田中宽曾指出：“这些日本侵略造成的负遗产，应当由谁来偿付？当然要由日本政府负责，首先

是应该反省历史，承认战争责任。其次是针对个案进行具体的赔偿。但是如今还在进行的诉讼案，包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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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杉原薰：「近代アジア經濟史における连續と斷絶:川勝平太·浜下武志氏の所 說をめぐって」, 『社會經濟史學會』62-3，1996 年，3 頁.

②籠谷直人：『アジア国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年，18 頁.

③李慧真：《日本明治工业革命的遗产和记忆技术−以韩水山的长篇小说〈军舰岛〉为例》，《韩国文艺批评研究》，第 54 辑，2017（6），

第 224 页。

④李慧真：《日本明治工业革命的遗产和记忆技术−以韩水山的长篇小说〈军舰岛〉为例》，《韩国文艺批评研究》，第 54 辑，2017（6），

第 217 页。

⑤注：日本在第一份报告中没有使用“强迫”（forced）一词，只提及有许多韩半岛劳工“支持”（support）日本的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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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已经旷日持久，没有满意的审判。对于这样的结果，不光让中国人感到气

愤，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会感到羞耻。”①

中日韩对近现代史的不同认识，正在演变为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的“战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其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国家的遗产，而是全世界可以共同享有的、有价值的遗产，

只有立足于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并凝结历史、成为对人类普遍价值追求做出贡献的历

史遗产才有资格升为世界遗产，而并非仅以本国史为中心的自我“解释”。在日本 2015 年以“明治工业革

命遗址”申报项目中，有三菱重工业长崎造船厂、“军舰岛”端岛炭坑、福冈三井三池煤矿、八幡制铁所

等，其造船、生产、冶炼的煤炭、钢铁均主要供应给政府军需。因此这些与军工相关的产业，并非纯文化

遗产，而是与日本近代侵略史紧密相连，使得日本工业产业发展从一开始就被烙上了对外扩张的军事色

彩，包蕴了太多复杂的负面因素。而日本依旧以本国史为中心的历史解释和申遗动向，将战争末期日本的

 “苦难”和战败后日本人的“苦难”记忆象征化，其触发的申遗竞争，现在已演变成新一轮世界历史的

 “记忆争论”或“战争”。

自 1952 年起，日本陆续建立了广岛和平公园、长崎和平公园，内设有原子弹爆炸死亡者慰灵碑、原子

弹爆炸资料馆（和平纪念资料馆）等，将“原子弹”这一“负遗产”巧妙地与“反战、和平以及受害史

观”重叠在一起，形成国际反核武器运动的象征性作用。与此同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日本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了记录战争当时体验、包括对空袭造成损失的运动。虽然其宗旨是“战争不仅给军人，也给普

通人和儿童留下痛苦的回忆”，但最终成为后代日本人作为“受害者”继承战争体验的契机。高桥哲哉曾

提到：1945 年以后的“战后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只不过是掩盖日本本性的一层“镀金”②，即如同

在一种金属的表面敷以薄薄的一层其他金属，加上外面光的粉饰，唯有进行抛光，才能正式面对自身。

 “所谓‘本性’，是指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战败为止这一时期内形成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本质，它是一

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化了的日本的国民意识，其核心要素是‘殖民主义’。”③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其“本性”在日本社会一直根深蒂固没有发生丝毫变

化。历史认知上的落差与不断增进的国家“记忆抛光”技术，是日本难以赢得国际社会谅解的一个重要

因素。

在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对劳工的赔偿态度上，曾同属二战轴心国的德国与日本的行为判若云泥。

2000 年，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界共同设立了“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旨在专门向曾服役的纳粹劳工

提供赔偿。直至 2007 年，该基金会共计向二战期间纳粹当局强征的近 9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6.5 万劳工支

付近 59 亿美元赔偿金。其中最大的获赔群体是波兰和乌克兰的非犹太人，他们曾于二战期间被迫在纳粹德

国的军工厂、矿山、企业和农场中无偿从事苦役。同时该基金会的余额将用于设立相关资料中心和资助多

个人道主义或医疗项目。虽然这些“象征性赔偿”无法弥补劳工曾经遭受的苦难，但使受害者历经的苦难

被遗忘几十年之后，于当代得到了公开承认。可以说，德国人对二战罪恶历史的清醒认知和深刻反省，让

披上“历史遮羞布”的日本相形见绌，日本在面对同样的亚洲劳工索赔时，不仅不予公开承认，反而通过

 “国家无答责”“个人无权索赔”“诉讼时效已过”等借口，不断驳回中国、韩国劳工和劳工后人要求日

本政府赔偿的上诉请求，对事实无确认的一味拖延与矢口否认。“战后的日本，举国上下从文部省到日常

民众，惯习使用‘曲释’手段进行历史的‘自我辩解’（Self-justification），对二战战败及罪行呈现失语、

边缘与模糊化的倾向。”④今天的大众媒体对创造后代记忆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只有铭记过去、认清责

任，才能通往未来的和解之路。 

 “军舰岛”的国家记忆生产与政治

 

①援引高晓燕：《论东北日本殖民统治的“负遗产”》，《理论观察》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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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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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野昌弘曾以卢浮宫美术馆、广岛原子弹爆炸圆顶馆提倡“文化遗产的社会学”①，提出对于战争、

原子弹等公害记忆的一种“负历史”②文化遗产的保存。对于“军舰岛”而言，不仅需要正视不能忽视的

 “负历史”，要进行历史的“复返”，详细调查文档记录，对被强征的劳工及其后代家属最大程度的尊重

与人道主义关怀，强化特殊遗产背后的教育及警示意义，以史为鉴，提醒后人不再重演相似的悲剧。德国

纳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过去不幸和痛苦的历史不会使个人或集体陷入无力或被动，反而

有可能走向人类存在的依赖性、伦理责任感以及新的共同体。“军舰岛”上被强制动员的亚洲劳工的痛苦

也具有这种新的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性具体化，需要超越强者的意识形态和霸权观念，通过多层次的

记忆共建，朝着建立真正的共同意识的方向发展。历史清算，是今日和平的发展基石。“直面日本的负面

遗产,不仅是日本,也是东亚知识分子的共同课题。”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新世纪中日二战题材电影比较研究”（20BC038）的阶段性

成果。研究工作得到了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生王伟的帮助，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张 曦）

National Memory Production and Politics of “Warship Island”
— In View of the “Negative Heritage” of War

TAO Fuwen

Abstract:   The  Warship  Island  located  in  Nagasaki,  Japan,  was  once  the  place  of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memory for Japan’s forced campaign against miner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it is a “negative heritage” of

history. Through media deformation, the image of Warship island has undergone multiple changes. It is not

only  a  landscape memory,  but  also a  heritage memory,  from an island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to a  famous

ghost  town  ruins;  it  is  also  a  heritage  memory,  which  is  transformed  into  a “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s

a “Meiji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developed into a double standard and obscure “black tourism”;  then it  is

also  an  emotional  memory —Warship  Island,  a  South  Korean  film  with  the  same  name,  reveals  its  dark

history  with  a  strong  critical  spirit  and  becomes  a  new  symbol  of  Asian  Anti  Japanese  films.  Due  to  the

polysemy  of “ negative  heritage”  and  its  historical  changes,  Warship  island  fin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ationalism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memory,  showing

three aspects: ethical individuality, victim consciousness and memory polishing. Historical ruminants need to

make a thorough historical liquidati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real commo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Warship Island, negative heritage, World War II movies, historical common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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